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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 1 月，79 岁的董必武在湖北考察，这期间

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林业，思考林业发展问题。他

在湖北省林业座谈会上谈了两个建议，全部用诗歌的

形式写出来，通俗易懂，引人入胜。1 月 8 日，他写了

《农村要大办林业》一诗，全诗32 行，对农村植树提出

了完整的建议，特别是开创性地提到了林权问题，鼓

励确定林权，坚持“谁种谁有”，农民个人种植的树木

归个人所有的政策，以提高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

今天看来，这些观点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他在诗中

写道：

林权照规定，为私也为公。社队订公约，护林责

任崇。见缝即插针，不让地有空。……

为期三十年，满眼青葱茏。树木皆成材，资利用

无穷。

1 月 14 日，董必武作了《铁路公路旁植树》诗一

首，全诗 56 行、分 5 个部分，以诗代论，阐述了道路绿

化利国利民的重要意义：

铁路公路旁，植树有潜力，……

路树美风景，宜有不宜无。若从经济论，路须与

树俱。……

路里五十万，几亿本非虚。如栽速生林，十年成

材储。……检查路政时，莫将树忘记。每年有收益，

亦须入会计，

……

期以三五年，沿路有林带。员工同认识，蔚成新

风气。

诗写好后除提交会议代表外，还抄给中南局书记

陶铸、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刘建勋、广东省委书记、副省长林李明及国务院副总

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邓子恢。

1964 年 2 月，董必武又来到广东省视察，在湛江

海滨公园栽下白玉兰后，又来到海南视察。2月7日，

他写了《椰林》诗：

海畔椰林一片青，叶高撑盖总亭亭。年年抵住台

风袭，干伟花繁子实馨。

他以满腔热情赞美了海南椰子林的壮美和作

用。2月8日写了《椰庄海边黎民村》：

椰子林中住，幽村乐气清。日升明向午，潮落静

无声。

蚌蛤寻非远，鸡豚散不争。

社员理生事，集体业心萦。

通过视察途中的所见所闻，歌颂海南农村的新气

象。同一日，他还作《鹿回头椰庄招待所》诗：

海闻龙摆尾，山见鹿回头。

椰树森森立，渔舟渺渺浮。

1965 年 1 月，当董必武得知沈秘书的战友、曾为

新四军第五师干部的张广图在北京林学院任副院长

时，非常高兴，当即挥毫抄录曾在海南作的《椰林》诗

赠送给张广图，以示鼓励。同年 11 月 12 日，又创作

七言绝句《植树诗———为北京林学院补壁》二首，

其一曰：

秃岭荒山须覆盖，海滨河坝要经营。环村尽有空

闲地，树木栽培志士争。

其二曰：

利在将来常被忽，效生左近会当寻。君如岁植十

株树，廿载将成一片林。

诗意深远，字迹遒劲，阐述了植树造林的重要意

义，号召植树造林，表达了对林业工作的关怀。张广

图接到董必武的诗后，立即送到荣宝斋裱糊，然后特

制了一个米黄色木质框，把它挂在会议室里，作为座

右铭。

伟人已去，风范犹存。如今的祖国大地已是绿

树葱茏，山清水秀。董必武倘若有知，也会欣然九

泉了。

“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

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传有九，此治疫紧要

关节。奈何自古迄今，从未有发明者。”这是明代

吴有性结合行医案例写成、于崇祯十五年（1642

年）面世的《温疫论》中提及的，全书仅上下两卷、4

万多字。

有关明代瘟疫暴发次数，学者们众说纷纭。

邓拓《中国救荒史》记载发生疫灾 64 次，陈高佣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记载为 69 次，有学者统计

为 38 次，也有学者统计为 176 次。统计结果虽未

统一口径，但明朝疫情发生次数在我国历史上是

空前的，且具突发性和剧烈性，一旦暴发，就导致

人口大量死亡。《明史·五行志》记载的瘟疫，字字

触目惊心，永乐六年（1408 年）正月，江西建昌、抚

州，福建建宁、邵武从上一年至这个月，因传染病

而死的人有七万八干四百多人；永乐八年，登州宁

海等州县从正月至六月，因传染病而死的有六千

多人。福建邵武连年传染病大流行，全家死绝的

有一万二千户；泰昌元年（1620 年）十月，南京淮安

疫，十人九病……

“昔仲景立《伤寒论》，盖为伤寒设也。嗣后论

者，纷纷皆以伤寒为辞，其于温疫之证甚略。”吴有

性创造性的洞见，冲破自远古以来所谓瘟疫皆因

“鬼神作祟”“六淫”“伤寒”等所致的顽固堤坝。故

而，吴有性被誉为“治温证千古一人”。

除医界之外，恐怕没多少人“认识”吴有性。

《清史稿·列传》卷五百二说：“江南吴县（今江苏苏

州）的吴有性，字又可，生于明季，居太湖中洞庭

山。当崇祯辛巳岁，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大疫，医

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

著《温疫论》。”《清史稿·艺文志》点赞其功德也很

“敷衍”：“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著《温疫论》。

其间有与伤寒相反十一事，又有变证、兼证、种种

不同。并著论制方，一一辨别。古无瘟疫专书，自

有性书出，始有发明。”

从苏州一些地方志和成书于崇祯十五年（1642

年）的《温疫论》中“发掘”才知，吴有性目睹崇祯十

四、十五年连续两年大灾之后又大疫“死者阖门相

枕藉，无遗类，偶触其气必死”的惨状，出于医者本

性，在竭尽心力救死扶伤期间，他发现了很多疫病患

者被误诊为伤寒而“治死”：“业医者，所记所诵，连篇

累牍，俱系伤寒，及其临证，悉见温疫……不知屠龙

之艺虽成而无所施，未免指鹿为马矣。”

通过亲身实践，吴有性对古医书及当时临疫

“心疑胆怯”的医风提出质疑和批评。他不惧疫毒，

主张“已知吉少凶多，临证更须审决”，治疗患者积

极果断。在长期临证实践中，他观察到伤寒与温疫

的区别，突破性地提出“戾气”致疫病学说，并指出

瘟疫之邪由口鼻而入，使温病从伤寒体系中分离出

来，成为温病病因学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吴有性提出了“邪伏膜原说”和“疫邪九传

说”，对温疫的病因、发病、传变、治疗等均有创新

性的见解：“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

病。”他揭示了疫邪入侵的部位和传变特点：“温疫

初起，先憎寒而后发热，日后但热而无憎寒也。初

得之二三日，其脉不浮不沉而数，昼夜发热，日晡

益甚，头疼身痛。”

他还指出：“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当人疫

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

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疫病的流行性与散发性是“空

气传染”和“接触传染”。据此，吴有性推论：“万物

各有宜忌，宜者益而忌者损，损者制也，故万物各

有所制。”这种类似于特殊之生物发生特殊之疾病

的概念，比 1762 年奥地利柏仑息氏的“新发现”早

了 120 年。

针对疫情症状，吴有性采取了科学的“疏利膜

原”“分消表里”治则，并发明了“达原饮”“三消饮”

等方剂，并深刻剖析了温疫与伤寒的相同点与区

别。从他的字里行间中，不难看出在当时极为可贵

的独立意识和科学精神。

□ 据《北京青年报》

吴有性“治温证千古一人”

董必武的绿化诗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必武非常关心和重视

绿化工作，大力提倡植树造林。他通过创作一首首植

树造林的诗词，把绿色的种子播撒在人们的心田，用

他自己的话说，为植树造林分担一些“补洞洞”“敲边

鼓”“跑龙套”的工作，使更多的人参与到绿化祖国的

伟大事业中来。 □ 据《人民政协报》

林散之从小痴情于诗、书、画，

取号“三痴生”，终生未曾辍止。

林 散 之 无 时 无 地 不 在 推 敲 诗

作。病卧时、睡梦中、吃饭时、走路时，常

不能自控地兴起作诗。甚至在坐马桶时也

沉思，觅得佳句急起身提裤去桌上取纸笔记

下，以免遗忘，一时传为笑谈。林散之一生写诗

2000多首，他自认为诗、书、画中，在诗词上耗费

的心血最多，诗应排在第一位，赵朴初更是赞曰其

诗作：“老辣文章见霸才”。

正因出名很晚，几十年寒灯苦学，其书法的气、

韵、意、趣，达到了超凡脱俗、深邃隽永的境界。他视

书法为性情中物，70 岁时曾赋诗一首：“不随世俗任孤

行，自喜年来笔墨真。写到灵魂最深处，不知有我更无

人。”“写到灵魂最深处”是他追求书法至真至高的艺术写

照。多年前，国内一位自认水平很高的书法家，经朋友引荐

拜访林散之。他说：“写字不怕丑，只要抖三抖”，颠颤颤地写

就一幅长条，请教林散之。林老看后不说话，只是用食指在

抖得最厉害的一个字上直敲，敲得书案笃笃响。这位书法

家问朋友这是何意?朋友说：“林老的意思是你还没有到

抖的时候，不能抖。”

林散之自幼学工笔人物画，后学山水画。拜师

黄宾虹，是其艺术生涯的重大转折。他牢记黄宾虹

“师古人，更要师造化”的教导，告别妻儿老母，孤

身出游。历经苏、皖、鲁、陕、川等九省，游华

山、峨眉山、庐山、三峡等名山大川，行程 1.6

万余里，历尽艰难险阻，得画稿 800 余幅。

在游历名山大川中，林散之胸襟与眼界大

开，尤对山川景色风云气象变化之灵韵深

得感情，其书画渐入佳境。

林散之的“三痴”，是一种境界，

其“痴”达到了物我两忘的程度。他

在那里发现了自己的世界，一片

可以让自己任意挥洒真性灵的

世界。 □ 据《人民政协报》

林散之的“三痴”


